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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本科毕业后，林健
聪曾在金融机构工作近两年，
而后又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
主修数据分析专业。

“创立一家数字化咨询公
司，帮助产业垂直落地，是我
的创业理想。”林健聪说，他想
过自己创业，但后来发现，自
家企业更迫切的需要是数字
化转型升级，于是，他决定回
来设立“数字化”部门，希望带
给富兴不一样的东西。他的
目标是，搭建一个灯具产业的
数字化平台，服务整个产业链
上下游，目前一切都逐渐步入
正轨。

今年 1 月，林健聪正式进
入富兴，分管研发部和数字
化两个部门，同时还兼任母
亲的秘书。虽然是少东家，
但林健聪认为自己既是管理
者，也是打工人。“我每天都
会跟爸爸妈妈汇报所有项目
的进展。”林健聪认真地表
示，帮助父母经营好企业是
他的“责任”。

在成长的岁月里，父母的
行事作风，一直深深影响着
他。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思想
更传统，而母亲对新事物的接
受更快。林健聪回忆起自己
青春期也和父亲发生过激烈

争执，后来初入生意场，他对
父亲的一些看法不置可否，但
后来慢慢发现一切进展都如
父亲所料，“姜还是老的辣！”
林健聪笑着说道。

现在，他和父亲的沟通都
很顺畅。“跟爸爸交流要忍得
住，解决问题就可以了”“爸爸
是老板，我们要尊重他”，这些
都是林健聪总结出来的沟通
技巧。而对于“二代”这个标
签，林健聪从不介意。“‘二代’
意味着有资源去做成一些事
情，这是优势。”他认为“二代”
享受很多资源和机会，同时也
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羊城晚报：在您看
来，创二代要做好传承和

接班，需要拥有哪些品质
和能力？

汪玉莲：我认为企业的
传承，更多是传承责任。对
于下一 代来说 ，他们要 接
班，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一
是日常待人接物，对待客户
要有服务精神；二是对公司
及所在的行业要有热情，有
责任感。我们不仅是在传
承富兴集团，更要承担把中
国灯饰品牌带到全世界的
责任。

羊城晚报：在 林 健 怡 、
林 健 聪 姐 弟 俩 相 继 进 入 企
业 后 ，您 如 何 与 他 们 相 处 ，
引导他们更好地进入角色？

汪玉莲：我最初并未考
虑他们 是否接班 ，我认为
企业的传承不一定是自己
的孩子 ，首先 要具备领导
力、人格魅力，对行业的了
解、对事业的热爱，要保持
谦卑，不断进步，具备这些
条件才能接班。姐弟俩进
入公司 后分工明确 ，也 在
学习和 成长 ，我非常愿意
和他们 一起工作 ，从他们
身上我 学习到很多东西 。
不只是 他们角色在变 ，我
的身份也在转变，我既是
母亲，也是公司管理者，
我也在调整和他们相处
的方式，有时会让他们去
碰 壁 、犯 错 ，然 后 再 复
盘、学习。当他们感到难
受 时 ，就 会 寻 找 解 决 办
法，然后成长。我能感受
到他们刚进入集团时的迷
茫，可能对于接班也有不
确定性，不过现在我能感
受到他们开始愿意去承担
一些责任，愿意独立去做

一些事情，从传承和接班来
看，这点非常重要。

羊城晚报：姐弟俩逐渐
接 过 家 族 企 业 的 交 接 棒 ，
您 对 他 们 有 怎 样 的 期 许 和
建议？

汪玉莲：我认为创新非
常重要，我总是告诉他们一
定要敢于颠覆。我们企业现
在正在积极转型，通过数字
化将整个产业供应链整合在
一起，帮助产业链上的更多
中小企业一起抱团出海，这
也是姐弟俩的想法。

从去年开始，我和他们
分工，我主要负责传统业务
这块，他们各司其职负责出
海和数字化业务。他们会遇
到很多新问题，比如产品方
案如何解决？市场应该如何
对接？他们不需要那些旧方
法 ，年轻 人会有自己 的想
法。当他们和我分享时，我
会鼓励他们去做，勇敢地向
前走，不要回头看。我也没
有答案，只能跟他们一起学
习、一起成长、一起尝试、继
续前进。我们所做的是“光
明的事业”，有人的地方就需
要我们的帮助，所以要对我
们的事业有信心，也要有这
份责任感。

即便是在竞争激烈的灯都古镇，
富兴集团的实力也能排得到前列。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照明灯饰制造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富兴于 1986 年
起家于 PVC 电线电缆粒料行业，
1999 年进军灯饰照明行业，如今带
着中国灯都的名片开拓至欧美、中
东、亚太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
已点亮国内外大型商场、星级酒店、
高档写字楼、学校、市政等设施。

“在我的记忆里，富兴应该经历
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转型。”从小跟在
父母身边，寒暑假都在公司度过，甚
至睡在公司展厅，林健怡对富兴的发
展历程如数家珍。1999 年，中山古
镇举办第一届古镇灯博会，彼时古镇
大力发展灯饰产业，富兴搭上政策顺
风车，从原有的 PVC行业转型照明
灯饰产业。2013 年，富兴注意到以
批发零售为主的经销商模式的弊端，
开始转型直营模式，以项目为导向，
并开始承接海外项目。也就是在第
二次转型前后，林健怡进入集团外贸
部，成为一名跟单员。

无论是对于刚转型的富兴集团
还是初入职场的林健怡，海外客户
的定制化订单都是全新挑战。“我印
象最深的是一个欧洲的定制客户，
他需要我们配合家具设计一批灯
饰，客户只提供家具照片，没有具体
参数、材质，我们要从零开始，不断
和客户沟通、磨合，最终经过数十次
沟通才达成一致。”林健怡回忆。

这一次“繁琐”的订单让林健怡
对富兴有了更深的感受。“客户对我
们的信任，让我觉得富兴是一个非
常好的平台。当实现客户的想法

时，我也正在实现自己的价值。”
尽管从小耳濡目染，但初入富兴

时林健怡也感到迷茫和孤独。“回国
后看到许多身边的‘二代’朋友选择

‘躺平’而非继承家业，我也有过动
摇。”改变的契机来自一位佛山的“二
代”。“这位姐姐是我们的客户，她毕
业回国后在各行业考察了一圈，发现
前人栽树不只是为了后人乘凉，更是
为了将奋斗实干的经验和精神传承
下去，于是坚定了继承家业的决心。”

曾经觉得制造业“很无聊”，在深
入接触后，林健怡逐渐感受到了制造
业的魅力。以外贸跟单员为起点，林
健怡随后又接管采购板块，筹划成立
了集团的灯光创意设计公司，并在成
为集团副总裁后，开始负责企业“走出
去”业务。

林健怡曾和身为富兴集团执行董
事的母亲汪玉莲讨论过制造业的未
来，母亲给她的答案是“十分开放性”
的：“你认为制造业可以怎么做，就怎
么做。”这给了林健怡巨大的想象空
间。“做制造业是需要想象力的，我甚
至考虑品牌未来可以和奢侈品牌合
作，只要我们朝着一个方向去前进，就
有可能。这就是制造业的魅力。”

在进入企业近8年后，林健怡把
她的“想象力”融入家族企业，并和
弟弟一起引领富兴第三次转型。
2022 年，富兴作出两个重要的战略
转型决定：“走出去”和数字化转
型。有海外学习背景和外贸工作经
历的林健怡成了出海业务最合适的
人选，而学习大数据的弟弟林健聪
则在学成归国后，挑起了数字化转
型的大梁。

AA 借力“灯”高，想象力引领“富兴” BB“二代”既是管理者，也是打工人

对话创一代：

创二代一定要敢于颠覆

“有人的地方就需要光
明，所以照明灯饰行业仍是一
个光明的行业。”尽管当前照
明灯饰行业正面临诸多挑战，
但在姐弟二人眼中，照明灯饰
行业仍蕴含着细分赛道的发
展机遇。全球化布局、数字化
转型以及绿色发展，是这两个

“二代”希望带给富兴的变化。
“2022年后，我们集团选择

了印尼作为出海第一站，在当
地投资设厂，下一步计划在沙
特开设分公司。”林健怡介绍。

这次出海与以往的产品
出口不同，姐弟俩希望借助

“一带一路”的东风把中山古

镇的灯饰产业链和品牌带向
全球。“现在，我把富兴定位为
专业灯光解决方案的服务商，
不只是提供产品，更结合其他
国家的发展实际情况提供低
碳节能的解决方案。”林健怡
告诉记者，她与弟弟正合力推
动富兴向降本增效、节能低碳
方向转型升级。富兴研发的
人工智能能源管理系统可以
实现按需照明、智能巡检和预
警。比如，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对数字路灯进行调光，可以结
合环境的亮度、季节变更来动
态改变道路的照明情况，提高
灯具的节能效果，实现智能化

的市政照明。
林健怡坦言，姐弟俩距离

“接班”还有很长的路。“父母
常常跟我们说，先做人再做
事，最后才是做生意。我现在
的首要任务是明确自己在集
团中的定位，发挥个人优势，
为集团的发展添砖加瓦。”

谈及传承，林健聪直言，
父母留给他的不仅是物质财
富，更是巨大的精神财富。“爸
爸妈妈很节俭、能吃苦，经常
教育我们要勤学习、多思考，
居安思危，这些都是我们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让
我们受益终身。”

CC 姐弟“走回来”是为了“走出去”

“世界灯饰看中国，中国灯饰看古镇。”世界50%、
全国70%的灯饰均来自中山古镇。古镇灯具遍布全
球，在其繁荣的背后，是“灯一代”的实干拼搏，也是
“灯二代”的创新接续。

十年前，“海归”的林健怡以外贸部跟单员身份回
到中山古镇，进入灯具制造企业——中山市富兴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称“富兴集团”），开始了“二代”回归家族
企业的传承之旅；一年前，弟弟林健聪紧跟姐姐脚步也
开始迎接自己的“接班大考”。如今，姐弟二人一个负
责海外布局，一个负责数字化转型，正合力带领富兴集
团这家“80后”照明灯饰制造企业“换装”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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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莲看来，创新非常重要

“ 灯 二 代 ”林 健 怡（左）
和林健聪姐弟

中山古镇“灯二代”：拒绝躺平的追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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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初夏的一天黄昏，在广州
环市东路的地质宾馆前，下了出租
车，过马路往宾馆走，没留神马路
牙子前面有个往下走的台阶，一脚
踩空，我结结实实摔了个大马趴，
手里的矿泉水瓶甩出老远。一下
头晕目眩，没敢立刻爬起来，毕竟
老了，想待一会儿，身体感觉无碍，
没什么事情了，再爬起来。

不知怎么搞的，闹市的喧嚣，一
下子从耳边消失，仿佛被我这一个
跟头过滤干净，四周显得那样清静，
居然有一种天籁般的感觉。整个城
市，似乎都躺平在我的眼前，和我的
视线一样低矮，平行。那一刻，整个
世界神奇地变成了另一种模样。

眼前，只见路面上的尘埃，淡
淡烟岚一样，吃凉不管酸地漂浮；
砖缝间有细细的杂草，大树一般高
大起来，在不动声色地轻轻摇动。
再有，便是各式各样的鞋子，正是

下班时分，人来人往，凉鞋、拖鞋、
皮鞋、布鞋、运动鞋、高跟鞋……五
颜六色，来来去去晃动，彩色的热
带鱼一样，在我的眼前游来游去，
颇有一种潜水海底看到的情景，无
声而五彩缤纷。

没有一个人管我。只任鞋子
如鱼穿梭不停，仿佛我只是水中的
一块礁石，或沉入水底的一艘锈蚀
沉船。整个世界，仿佛电影院里放
映的默声片。

一直到有个声音传来：“你没
事吧？”那声音，有些缥缈，典型的
广东话。我从小在北京的粤东会
馆里长大，院子里居住的很多是广
东人，这样的广东话，听得懂，很熟
悉，很亲切，很遥远。

抬起头来，见一位瘦瘦的老太
太弯着腰问我。

我对她说：“谢谢您，没事！”
她扶我站起身来。我看见，不

远处，一位老爷子捡起矿泉水瓶，
正蹒跚向我走来。我还看见，老爷
子身后，是便道上种的一排腊肠
树，明黄的腊肠花，一串串垂挂下
来，像一串串风铃，在黄昏的热风
中摇曳，忽然，感觉听到了细微却
清脆的声响。

广州街头那一幕情景，总让我
想起，总觉得像一幅画，三个白发苍
苍的老人，两个老头，一个老太太，
素不相识，在那一刻因我突然摔倒
而相遇。我们的身后，是一串串那
么明艳的腊肠花，仿佛特意悬置的
背景。不是一幅画，又是什么呢？

是的，只是一件小事。在广州
街头那个夏日黄昏，我们萍水相
逢。看我没事，老太太和老爷子就
走了。一辈子，我再不会见到他
们，他们也不会再把这件小事想
起。但是，我却很难忘记他们的出
手相助，他们对素不相识者的良善

心地。
想想，人这一辈子，真正能让

你难以忘怀的，让你心里能够轻轻
一动的，其实，都是这样一件件的
小事。也许，我们凡夫俗子的人
生，就是由一件件小事构成的。这
个世界，大事有人管，用不着我们
操心，只有这样的小事，可以由我
们自己做主，自己完成。况且，这
个世界上即使有天大的大事，也都
是由小事渐渐积累形成，我们的古
语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洋人
的俗语云：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
的。这就像人的生命，即便是万物
灵长，也是由一个个细胞构成的。
没有这样一件件小事，我们的人生
就是一只褪光毛的白斩鸡。

如今，仍然会时不时想起，广
州夏日街头的老太太和老爷子，还
有那一双双五颜六色的鞋子，和那
一串串明黄照眼的腊肠花！

不久前，友人相聚在中山
大学松涛园。其间，有人提及
为太太买包，我不禁想起当年
在东京“冲动”为太太买包的
往事。

2008 年冬天，我在早稻田
大学，谷君在东洋文库。之前
在国内，他居燕京，我住羊城，
相隔五千余里，相聚一次，甚是
不易；这次却有两个多月时间，
交集在东京湾。谷君与我是同
一年上的大学。那是 1978 年
秋天，整个永宁公社就考上了
我们两个。

谷君对各家品牌，如数家
珍。而我，当时的志趣都在图
书馆的戏曲典籍，对品牌实
是一无所知，于是谷君就成
了我这方面的导师。那天，谷
君带我逛日本桥三越百货总
店。我们逐层而上，眼前琳琅
满目，叹为观止。

到了顶层，又逐层而下，回
到一楼，在一个卖包的柜台前
停住了脚步。谷君随口点评了
这个品牌，我则依然懵懂，只觉
那些包包很漂亮，皮质的触觉
很是柔和，价钱当然也不菲。

柜台的负责人是一位男
士，很有耐心地陪着我们，用日
语寒暄，但并不推销。他看出
了我们的国籍，问我们因何来
日本。听说我在早稻田做访问
研究，他惊喜地说：“我也是早
稻田毕业的！”于是仿佛变得亲
近了许多。我们流连多时，然
后挥手作别。

但就在走出柜台的那一
刻，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一直
想给太太买一件像样的礼物，
都说女生喜欢包包，现在谷君
为我作了“背书”，不用担心买
错，不如买一个，略表心意。

我一眼看中了那个紫色的
包，谷君却十分嘉许黑色那一
款。衡量半天，只觉两个款式，
各有千秋，谷君力推，我就顺水
推舟了。可能因为我买了，触
动了谷君的心思，他也忽然下
定决心，为他太太挑了一个包。

我们两个大男人，各自拎
着一个硕大的包装盒，雄赳赳

地迈出三越百货，仿佛是两个
越地山民打猎归来，扛着第一
次亲手捕获的猎物，期待着带
给家人欣喜。

回到住处，静卧床铺，不禁
想起往日种种。

我与内子结婚近二十年，
从来不曾为她买过一件像样的
礼物。1990年 11月，落实政策
之后，在我旧历生日的那天，我
们走到中大西门西侧的新港街
道办事处，穿过不同房屋相夹
的狭弄，在最里侧那栋旧楼的
一楼，领了结婚证。十年后，我
太太为公益之事前去咨询街道
办，才知道他们即将迁往新址，
于是租下这些旧房子，装修后
成为“学而优书店”，直到如今。

拿了结婚证到学校房管
处，领得一居室的住房。请刚
出师的江西小木匠小罗帮忙做
了一排书架，一套木沙发，还有
衣柜和床；又请云亮和启军两
位同学，与我一起铺设了地板
胶，就算完成了婚房。但没有
婚戒（至今依然），没有婚纱（我
一直说要补个婚纱照，却还没
有运作），没有婚礼（也没有在
老家办）。

元旦那天，业师王季思先
生安排门下弟子在南园聚餐。
当时罗斯宁师姐刚结婚，也没
办婚礼。王先生说：“就算是给
斯宁与她先生、仕忠与川妹子
办的婚宴吧。”聚餐之费，我们
两家之外，自王先生、黄天骥师
以下，众人AA制。席间，内子
给王先生奉了茶，在长辈的祝
福声中，我们完成了别有意味
的婚礼。

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那几
年，我贡献出所有的工资收入，
也只够内子安排基本的家用。
记得结婚第二年，内子的朋友
给了一张松下电视机票，可省
下 50 元，于是我们有了电视
机，但花费了我一年的工资。
我从来没想过给内子买礼物，
而内子也严令禁止我买那些

“无用”的东西。
内子当时在花城出版社做

编辑，收入比我高许多（我从来

没问过是多少）。我们吃饭时，
逛街中，她有时会说，她看中了
一件衣服，一条丝巾……小心
翼 翼 地 问 我 ：“ 你 看 可 不 可
以？”——任何时候，只要她提
出来，我都是慷慨地说：“好！”
毫不吝啬。于是内子就高高兴
兴地买、买、买，蹦着跳着，脸上
洋溢着喜悦。看着她快乐，我
也十分愉悦。内子用她自己的
收入，为她自己买下喜欢的东
西，又收获了我的慷慨，这就是
我们新婚快乐的日子。

1993 年 9 月至 1994 年 6
月，我在北大进修。回来时，内
子告诉我，经朋友推荐，她在图
书批发市场拿下了一个档口，
收租已经一周，但她要编《随
笔》本期稿子，只好关着。但我
三个月的工资已被“关”在店
里，我二话没说，次日便前去清
扫场地，以求开门大吉。算起
来，我是内子书店的第一个员
工。我是如此认真投入，让隔
壁档口的老板娘很是羡慕，她
对内子说：“你那个戴眼镜的马
仔很不错！”

其实我只做了不过一旬，
就因为急性阑尾炎开刀住了
院。不过内子的新事业却是十
分红火，很快就成为社科文化
类图书在广东的最好分销商，
随后又开办了学而优书店，成
为南国最好的人文学术书店。
她在2004年获得了“首届全国
新闻出版业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是其中唯一的民营书
业人员。而我则以“陈定方的
先生”的身份，结识了许多出版
界的朋友。

我十分幸运，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经济大潮迎面扑来之
时，内子以她的辛苦，让我拥
有一张安稳的书桌，可以继续
坐 我 的 冷 板 凳 。 直 到 2008
年，作为大学教授的我，工资
已较为可观，才有能力为内子
买包……

思绪及此，觉得那款紫色
的包，着实难以割舍。于是次
日一早，独自奔赴三越百货，又
买下了那唯一的紫色。

人这一辈子，真正能让你难以
忘怀的，让你心里能够轻轻一动
的，其实，都是这样一件件的小事 广州夏日街头 □肖复兴

直到2008年，作为大学教授的我，工资
已较为可观，才有能力为内子买包

东京买包记 □黄仕忠

在潮汕，过年过节，或者有祭
祀活动，潮汕人家都是要“物只卤
鹅”的，在潮州方言里，“物”在这里
是“搞”的意思，“物只卤鹅”你可以
翻译为“搞只卤鹅”，也可以理解为

“来只卤鹅”“买只卤鹅”。
记得小时候在老家，快过年的

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到卤鹅店去订
一只卤鹅，这是年夜饭的开年大
菜，广州是无鸡不成宴，在潮汕则
是无鹅不成宴。

潮汕卤鹅，用的是狮头鹅，肉
质肥美，古法卤制。多以酱油、冰
糖、桂皮、砂仁、豆蔻、八角、南姜、
加饭酒、蒜头、香菇等卤制而成。
当然，做卤水的，每家都有自己的
秘方，有的可能会加鱼露，有的会
用川椒、陈皮、八角、丁香、小茴香、
大茴香、桂皮、豆蔻、甘草等，精确
配比，再把所有香料研磨成粉末，
加进去熬制，使其更加入味，总之
各有特色。

都说没有一只牛能完整地走
出潮汕，其实一只鹅亦是。潮汕人
卖卤鹅是按部位卖的，鹅头、鹅掌、
鹅翅、鹅肝、鹅肠、鹅肾、鹅肉、鹅
血，大家各取所好。

从年夜饭开始，一只卤鹅就被
长辈分成几份，各个部位搭配好，
耐放的鹅掌鹅翅鹅头一般会过一
两天再吃，人丁少的家庭，一只卤
鹅有时可以吃上一个春节。除夕
夜，一碟卤香四溢的卤鹅在孩子们
垂涎欲滴的期盼里上了桌。鹅肝
粉糯甘香、鹅肉软嫩多汁，鹅掌“烟
韧”有嚼头，鹅肠爽脆，而老鹅头上
的那个狮子头般的肉瘤，更是满满
的胶质，口感独特，外地人或许吃
不惯，可那正是潮汕人的最爱，而
且这个鹅头谁吃可是有讲究的。
潮汕人的餐桌讲究礼仪，老幼有
序，像我们家，一般都是老辈先起
筷，子孙们才开始动筷子。

对于潮汕人来说，清明是一
个比春节还重要的节日，整个家
族的人会全部行动起来，分工合
作。当时我们家是由我大伯主
理，他负责采办祭品。到了清明，
大伯就会在自行车后座两边绑上
两个筐，里面装着丰盛的祭品，他
在前面骑，我们一帮孩子在后面
跟。到了山上，大伯打开竹筐，孩
子们七手八脚地帮忙拿祭品摆祭
品，里面每每会有一只色泽诱人，

卤香诱人的卤鹅，有时还有一只
鸡，然后还有酵粿、绿豆粿、鼠壳
粿、卤蛋，等等。大人们锄草，孩
子们帮着“过纸”，有时也溜到山
脚下的小溪玩，清洗一路采摘的
野草莓野桑葚。我的工作是负责
描碑。上完香磕完头，孩子们最
期待的时刻就到了，大家席地而

坐，大伯会把卤鹅拆分成几份，除
了分给各房头带回家，其他的大
家取而食之，其乐融融。

自从我离开潮州到广州求学，
已经有年没回去给我爷爷扫墓了，
但年少时上山扫墓，山上草木青
翠，鸟鸣啾啾，其情其景，还有卤鹅
的香味，却历久弥新。

都说没有一只牛能完整地
走出潮汕，其实一只鹅亦是 潮汕卤鹅香 □巫晓玲


